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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品不惧时光冷却

黄浦江畔，西岸大剧院的排练厅内，郑棋元正在和

毋子玥反复打磨细节，不满意就一遍遍重来。高瑞嘉

在场边看着，不时给点儿意见。郑棋元曾说，高启强是

他唱过的最难的角色；另一位主演刘令飞同样兴奋：

“充满矛盾性的角色是每个演员都想挑战的。”

一线音乐剧演员对“高启强”跃跃欲试，但高瑞嘉

原本根本没想到要改编《狂飙》。“从职业角度来说，你

看任何一部电视剧都会不自觉地想：如果它改成音乐

剧会是什么样？看《狂飙》时我也想了，但马上就放弃

了，因为它的情节太复杂。”

从电视剧到音乐剧，跨越的不止媒介。

39集的体量，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跨越二十年的

时间线，还有那些被观众反复品味的“名场面”——高

启强从鱼贩子到黑老大的变化，安欣二十年如一日的

执念，每一个细节都被电视剧的镜头语言刻画得入木

三分。观众能从电视剧里的一个眼神、一次手指的颤

抖，读出人物的内心。可在舞台上不行。演员必须把

它放大——放大到一千多人的剧场里，连最后一排的

观众也能感受到。“是不是很难？”高瑞嘉笑问。

不过，西岸大剧院2023年夏天就选择了要改编《狂

飙》。和版权方谈判的筹码之一，就是成熟的主创团

队。词曲兼音乐总监胡水、编剧李金薇都是90后，和导

演高瑞嘉合作过很多次。制作方觉得改编难不倒这个

团队。“丰富的故事和素材，其实可以为音乐剧找到精

巧的改编切口。”西岸大剧院总经理宋扬说。

高瑞嘉认可这一说法，并接受了邀约。因为他发

现，李金薇找到了突破口。“她没有复制电视剧。电视

剧已经在了，复制它意义不大。”高瑞嘉说，编剧把大量

的人物情感、内心世界提炼出来，“这些东西更适合音

乐剧”。最终，音乐剧版《狂飙》确立了一个核心主题：

欲望、人性与选择。

“我们最开始都是善良的。”高瑞嘉这样解释他对

故事的理解，“安欣一直觉得，一切可能都源于他当初

伸出了善良的手。他困在这个执念里走不出来。而高

启强，也在时代的变化中，一步一步被推到了那个位

置。当欲望来了，当时代的大环境变了，人在善恶的天

平上就会倾斜。”

思路敲定后，近三年里，剧本在不断细化、调整、完

善。电视剧版导演徐纪周亲自担任监制，一方面鼓励

他们不必顾忌电视剧本身，另一方面又在专业上为他

们把关：“我们现在排练还在磨剧本。有了想法，我会

马上和团队商量。有时候他们赞同，有时候他们激烈

反对，但我的习惯是拿到排练场上去实地检验。”

音乐剧版《狂飙》逐渐长出血肉。胡水为这部剧写

了26首原创歌曲，它们成为高瑞嘉将39集电视剧内容

浓缩进舞台的砝码。“观众会发现，电视剧演了三四集

的情节，在这儿可能就是三分钟的一首歌”。3月初，音

乐剧《狂飙》在发布会上发布了3首歌，其中就包括高启

强的《下一秒》。这是高瑞嘉最喜欢的场景之一——高

启强“黑化”的里程碑，“整首歌把他的内心挣扎、抉择、

崩溃、重生，全部浓缩进去了”。

浓缩，意味着做减法。除了保留那些让观众念念

不忘的经典情节，高瑞嘉也期待这部剧能生发出属于

自己的名场面。他定义的名场面之一，来自舞美——

舞台整体构想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依靠这个漩

涡，我们生发了很多构思。比如在高启强面临抉择的

时候，通过群舞，把他强烈的内心挣扎外化出来。这是

其他艺术形式没有的。”他说，“这是音乐剧的魅力。”

关于“时效”的担心，高瑞嘉从来没有过，虽然电视

剧的热播已经过去了三年——“每一个年代都有一部

国民剧的话，《狂飙》就是这样的经典，它的热度、里面

的角色所表达的东西，都会持续很久，不用担心冷却。”

狂飙到了十字路口

《狂飙》独特的质感，其实和高瑞嘉所从事的音乐

剧行业很像。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他，2010年开始系

统接触人生第一部市场化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

版。2011年，日后被视为中国音乐剧“桥头堡”的上海

文化广场重建后开业。音乐剧在上海率先开始了加

速，直至今天的“狂飙”。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通过《妈妈咪呀！》中文版，我

们首次系统性接触到英国伦敦西区这样的国际音乐剧

重镇的运作方式。这部剧堪称对中国音乐剧全行业的

一次集体启蒙。”在此之前，中国的音乐剧行业称之为

“音乐剧市场”更合适——有大剧来演，也有观众要看，

但自己的人才寥寥。“就像这部剧，当年要选中年演员，

找不到；舞蹈演员合适的，很难挑；即使是青年角色，外

方团队也觉得没有达到他们最理想的状态。甚至，舞

台监督这个岗位，行业也是缺失的。以前我们觉得舞

台监督就是通知一下各部门该准备些什么，但真正系

统的音乐剧舞台监督，要负责的工作范围其实非常庞

大。”高瑞嘉说。

这个剧组，走出来不少活跃在音乐剧舞台上的名

字：冒海飞、于晓璘以及后来去演电影的尹正，还有音

乐总监魏诗泉、舞蹈编导刘艾等。这个剧组被誉为“中

国音乐剧的黄埔军校”。高瑞嘉自己也从那个时期开

始，一路见证了音乐剧在中国的高速发展。

如今，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已成体系，尤其在上海，

已拥有庞大的受众群。2025年，上海大剧院的引进剧

《悲惨世界》刷新了多项票房纪录，成为全城热点。国

产原创剧、改编剧或国外IP的中文版等本土制作音乐

剧，同样成绩耀眼。高瑞嘉此前执导的原创音乐剧《隐

婚男女》，曾在颇具影响力的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

得最佳国际音乐剧奖；他执导的《粉丝来信》中文版，也

将于今年开启第九轮全国巡演。

短期“狂飙”得来的成绩，根基是否稳固？值得探

讨。高瑞嘉觉得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很多行业都是这

样的，好的东西就卖得爆掉，卖得不好就会垮掉。大家

都只想去追逐好的东西，就导致这条赛道越来越窄、越

来越拥挤。”

他唯一担心的是：观众在社媒上的情绪化发言，加

剧两极分化，导致很少有“在争议中前行的剧”。“我是

个社恐，不会主动去跟观众、粉丝交流，”高瑞嘉说，“但

我一般会在首演后集中浏览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好的

坏的都吸收一下，然后完全屏蔽不看。”理性分析，远离

情绪，是他应对新生代观众观演习惯的方式。

都说四十不惑，高瑞嘉则笑称自己“年过四十全是

惑”。2016年左右，高瑞嘉对行业的发展速度有着“非

常深刻”的体验。因为他能感受到，“有一个巨大的、从

没看过音乐剧的群体，要来了”。但如今他却觉得迷

茫，“现在我无法看清楚音乐剧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戴尔·卡耐基在《人性的优点》读书笔记中，引用过

一位史学家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

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中国也有一句话流传千古：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专注当下的工作，成为高

瑞嘉对抗不确定性的选择：回上戏和学弟学妹排一部

戏，去上海文化广场开展音乐剧的专业普及工作。

期待一场武学高手般的巅峰较量

相比对行业未来的“惑”，高瑞嘉在人生剧本的“十

字路口”上，却有着坚定的“不惑”。

40岁出头，正是导演的黄金期——经验、资历、人

脉，都是一名优秀导演的基本面。“我在这一点上，不

惑。因为所谓的黄金期其实很短，我希望能在这个时

期做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那就心满意足了。”为此，

他决定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现在八九成的时间

都与戏有关，但接下来我要让自己有点松弛感。放一

放，稍微少接点戏——我去年做了4部戏，其实一年2

部会更合适，这样可以专注地看一些剧本。”

他想尝试做偏社会性的现实题材音乐剧，比如校

园霸凌等和青少年相关的社会话题。这类题材常见诸

话剧，“但音乐剧很少做”。他并非跟风，从一名导演的

视角，他观察到：当下的年轻人愿意深入了解问题、解

决问题；即使解决不了，也会去提出意见。“这个时候，

需要一些艺术作品去和他们对话。”高瑞嘉说，“皆大欢

喜式的结局，反而会让大家觉得‘怎么就这’。”

他的思路，与当下百老汇、伦敦西区等国际音乐剧

重镇不谋而合。“他们不再只做娱乐性的题材，也开始

融入社会话题、加入一些思考。其实大家都在时代洪

流中自我调整。”他说。

上戏科班出身的高瑞嘉“跨界而高产”——音乐

剧、话剧、影视剧领域，他都有涉猎，且有不少代表作。

“我其实还想做舞剧。少说话，用意识层面的共

鸣，视觉化的舞剧更符合现在的表达。”说这话的时候，

他笑得眼睛发亮，仿佛那个“社恐”的自己终于找到了

最舒服的表达方式。

他解释了自己的观察：“随着AI时代的到来，语言

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有些词AI也能写了，人怎么能写

得比AI更好？这对编剧是极大的考验。但灵魂层面的

共鸣，还是人类独有的。舞剧很适合这种表达。”

高瑞嘉从不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导演作品”，他

很期待和所有主创一起“共同炒好一盘菜”。但怎么为

创作能力充电，“社恐”人士的方式都差不多——独自

去生活中汲取养分。除了刷B站的纪录片，作为“重度

户外爱好者”，他还会一个人去徒步、爬雪山，“像洗衣

机一样把自己的内心完全洗一遍，再丢回这个舞台”。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像改编《狂飙》一样做“加减

法”，把自己丰富的、繁杂的、深刻的人生阅历，凝聚在

剧中时，他期待能和观众完成更高层面的精神交流：

“当然有人会说观众是衣食父母，但我不希望这样。我

觉得主创和观众更应该像是两个武学高手的巅峰较

量。我出一招，你能不能接到？你没接到，给我什么回

馈？我知道这招没打到你，我再想一招。你接到了，回

馈给我，我就知道你原来有这个反应。”

“不是观众要什么，我就给什么。”能拥有这样高质量

的精神对话，大概是所有真正的创作者写入基因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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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春，电视剧《狂飙》

如一场飓风，席卷了无数家庭的

荧屏。高瑞嘉也被“裹挟”其

中。只是，作为音乐剧导演，他

的第一反应带着职业本能：这部

戏，能改成音乐剧吗？当时的答

案，是否定的。

然而，命运的剧本不按常理

出牌。三年后的今天，他站在上

海西岸大剧院的排练厅里，为音

乐剧版《狂飙》的正式亮相奔

忙。2026 年 4 月 8 日，这部由他

执导的作品在上海大剧院首

演。当初那个“不可能”，已然落

地成真。

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的。正如他从 2010 年踏入职业

音乐剧圈的那一刻起，这一路，

便也如同剧名一般，“狂飙”至

今。可当他站上“一线高产导

演”的高处，年过四十的他却忽

然变得迷茫——处处是“惑”，

“有点看不清这个行业的未来”。

于是，他决定像改编《狂飙》那

样：多做减法，偶尔做加法。“慢

下来”“放一放”。他说，导演的

黄金期其实很短，希望能留下几

部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当一个导演在音乐剧的“狂飙”中慢下来
【文/青年报记者 陈宏 图/受访者提供】

在音乐剧版《狂飙》中饰演高启强的郑棋元（右）。

高瑞嘉希望能和观众展开一场“巅峰较量”。
高瑞嘉

音乐剧版《狂飙》剧组合影。


